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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克腾，那片神奇的山水
□巴·那顺乌日图（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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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作品是青海摄影家付洛拍摄的，全部是关于他的故乡
果洛藏族自治州。

从小生长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藏族汉子付洛，把雪域草
原当成自己的血脉和他全部的生命。从1974年开始，他在公安
部门从事刑事照相工作12年，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手中的相机，
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摄影。20多年来，他在工作之余走遍了广阔
的果洛大地，爬冰卧雪，踏遍青山，用镜头记录下广袤草原上的
碧水蓝天、绿原雪峰，构出了一幅幅醉人的河源风情画卷，演绎
着雪域高原的壮美天地。

果洛的山水风光在付洛的眼中是最美的。其实没错，果洛
藏族自治州雄居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腹地，地处享誉中华水
塔的三江源核心区，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有插入云天的
陡峭雪峰、遮天盖地的原始森林，还有蜿蜒流淌的源头溪流、宛
如明镜的高原湖泊以及广袤千里的金色草原，为广大摄影爱好
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可以说，这里是摄影人的天堂，
更是摄影家自我展现、施展才华的理想之地。

但是，由于地理、气候、交通等方面的制约，每年来果洛的游
客并不多，加之果洛对外开放程度和宣传力度不够，世人对这片
神奇富饶的地方了解很少，这成为付洛心中多年的遗憾。他试
图用自己的相机拍下这片美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亲近它。
2009年夏，其摄影作品集《吉祥果洛集》出版。画册共分为“山宗
水源”、“和谐草原”、“佛缘圣地”、“格萨尔故乡”、“民俗风情””5
篇，全面、直观地反映了大美果洛的神采。

付洛说，摄影是一项甜蜜的事业，也是一件苦涩的工作。除
了掌握娴熟的技艺外，还要具备顶烈日、冒严寒、肯吃苦的韧
劲。每一幅作品都是在等待中捕捉，在捕捉中定格，在构思中提
炼，在提炼中升华。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他以一种孜孜跋
涉者的奋发和漫游者的平淡，以热爱生活的情怀和深邃的眼光，
记录了他所熟悉的一切，把自己的岁月带入到这些作品中，成为
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他个人对这片土地挚
爱的底色。

大美果洛
□付洛（藏族）/图 一明/文

近几年，我前后三次游历于克什克腾旗既纯又美的山水，
对它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眷恋之情。

我大学同窗巴图孟克的家乡就在克什克腾。他每次跟我
讲起家乡的富饶和美丽时都很动情，这感染了我。但它在我的
想象之中还是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读了一本关于元朝历史
的书，对克什克腾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书中说，在蒙古语
中，“克什克腾”是圣上恩赐之意。成吉思汗就曾将这片草原赐
给自己的岳父。可见那时的克什克腾是多么富饶肥沃。此外，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在明军的进逼下，被迫撤出元大都
北京，退守克什克腾达里诺尔湖西岸的应昌城，并以此为临时
都城。历史上称之为北元。后来，都城虽然被明军所焚，历尽沧
桑600多年，但克什克腾有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才充满了
传奇的色彩。

再后来，我读了蒙古族作家席慕蓉的散文《源》，知道她的
故土便是克什克腾。她在文中说：“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
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听到蒙古族歌唱
家德德玛演唱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此歌曲的词作
者就是席慕蓉。席慕蓉在歌词中写道：“父亲曾形容草原的清
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绘那大河浩
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
地/站在芬芳的大地上我泪落如雨……”我估摸，她说的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中，就包括克什克腾的山水。

因为这些缘由，我一直有着走进克什克腾的心愿。这个愿
望终于在一年的孟春实现了。

清晨，我辞别借宿的经棚镇走向西拉沐沦。
克什克腾多水，西拉沐沦是这里最长的河流。它横贯克什

克腾中心。西拉沐沦译成汉语是黄河的意思，历史上也称它为
“潢水”，早在公元前就见诸史册，《山海经》中记载的“潦河”即

辽河。史书中亦称西辽河。西拉沐沦发源于克什克腾东南部，
此处系大兴安岭山脉北麓的高原山地。它流经内蒙古、吉林、
辽宁的 20余旗县，全长 1250多公里。西拉沐沦河源及上游流
经区域，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区域，历史上这里是东胡、鲜卑、契
丹等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和游牧之地。尤其是契丹族在西拉沐
沦河流域发祥，经过400年的发展积蓄，到唐朝末年势力迅猛
崛起，建立了长达218年的辽王朝。蒙古人便称辽河上游为西
拉沐沦。

一轮红日从蒙古高原上冉冉升起，霞光照耀西拉沐沦。
我站在河畔高地上凝望远方时，云飞雾绕，碧水萦回。在晨
阳的沐浴下，西拉沐沦像一条银色的飘带，荡起浪花，流向
远方。我从西拉沐沦源头顺着河流前行。此时，这里春光万
里，一群群奔跑的牛羊追赶无边的绿色，彩蝶纷飞，百鸟
鸣唱。

西拉沐沦从源头流出5公里就穿入高山峻岭之间，从高山
上跌落，形成千姿百态的瀑布。瀑布的上方，水流十分平静，透
过稀疏的树丛时，发出的响声如琴声一样轻柔美妙。瀑布从20
米高的山上呼啸而下时，喧声激起游客内心的回应。有时，它
像一阵风，在岩壑间轻轻地流转呼唤；有时，它像远处传来的
万马奔腾的声响；有时，它发出如雷如鼓的轰鸣。这是大自然

的呼唤，让人沉醉。
克什克腾还有木希嘎河、百岔河、萨岭河、贡格尔河、锡林

河、沙里河等，都曾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可以说，克什克腾只要
有充沛的河流，它就会拒绝衰老，充满活力。

离开西拉沐沦河，我来到著名的达里诺尔湖畔，观赏着这
波光粼粼的一湖碧水。她像一块湛蓝的美玉镶嵌在茫茫的草
原上，给人以神秘的感觉。据说，元顺帝满腹愁绪逃到克什克
腾，走到达里诺尔湖畔，看到这碧波万顷、妩媚多姿、百鸟翔集
的景色时，心中不禁产生了欣喜之感。他把自己的胸怀向大自
然敞开，寻求与大自然的生灵同乐。

我站在达里诺尔湖西畔，凝视应昌路府遗址，城郭依稀可
见。而清澈碧透的湖水，在阳光下不断变幻着迷人的色彩，湖
岸上百草枝叶显得茂盛。当红日西斜时，湖水像蒙古族少女的
眸子一样温情脉脉。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下，湖面由湛蓝色变成
玛瑙色，令人目不暇接。历经沧桑，有的河流、湖泊逐渐消失，
但达里诺尔湖依然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

在一个孟秋，阳光明媚的一天下午，我又一次乘车驰入克
什克腾境内，来到贡格尔草原。草原轻柔漫展，随着我们行驶
的节奏而荡开它的韵律。置身于贡格尔草原的蓝天碧草里，感
到上天似乎过于偏爱这片草原。这里到处是翠色欲流，牛羊都

悠闲自在。草原显得超然的宁静和坦荡。朵朵白云，悠然地飘
远，淡淡地飘散。

贡格尔草原给我的震撼是斜阳西下时的情景。在我的目
光里，缕缕残阳，温柔而寂静，夕阳下葱绿而平坦的草原延伸
向远方。草原的轻风在耳畔作响，它送来草香花香，而百灵在
草丛间飞起飞落，鸟音踏水而来。

随同旅游团的有一位蒙古族朋友，被草原野性的柔情所
吸引，谛听贡格尔河流的低吟浅唱和群鸟的歌声，如醉如痴。
他虽没有直接抒发对草原的赞美之情，但从他对贡格尔草原
的深深眷恋中可以感受到，在蒙古人沸腾的血液中蕴涵着对
大自然的爱恋之情。

当让人称奇的阿斯哈图石林呈现在眼前时，游客们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阿斯哈图”意为险峻的石头。阿斯哈图花
岗石林位于巴音高勒苏木境内，人迹罕至。石林呈北东向展
布，绵延几百米，宽几十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所在地海拔约
1700米。

北大山，山势雄浑，远远望去，花岗岩石林如远古先人建
造的城堡，平地突起，峥嵘险峻。有的如骏马、如塔、如笋、如城
堡，有的恰似千层饼，有的好比“比萨斜塔”。石林一般高 5 到
20米，石林底部相连，形成方形或条形。石林中的每尊顽石都
让登临者神思飞扬。

百闻不如一见，游历过克什克腾才感受到人们为何钟
爱于这里的山水。每次归来，我总是思念着克什克腾的草
原、湖泊、沙地、石林等多种景观，它已成为我心目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它在我心中不再是遥远的地方，而是展现在我
身旁的美丽画卷。这原本是与我擦肩而过的土地，然而，如
今我在梦中亲热地吻着那里的山水，深情地爱恋着那里的
草原。


